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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新
年
期
間
，
親
友
間
的
電
話
來
往
自
是
頻
仍
，
住
在
不
同
城
市
，

不
同
國
家
，
問
候
一
聲
，
祝
節
日
快
樂
，
順
便
談
一
下
個
人
和
家
庭
有
什
麼

good
new

s

，
令
人
倍
感
親
切
溫
馨
。
今
年
我
和
美
加
的
親
友
通
話
，
不
忘

告
訴
他
們
一
個
好
消
息
：
多
倫
多
東
區
唐
人
街
的
中
華
門
已
正
式
奠
基
建
設

，
夏
天
大
家
再
來
這
裡
玩
的
時
候
，
整
座
雄
偉
壯
觀
的
中
華
門
就
能
真
切
呈

現
在
眼
前
。

縱
觀
世
界
各
大
城
市
的
唐
人
街
，
如
倫
敦
、
紐
約
、
東
京
等
，
都
有
象

徵
中
華
文
化
的
特
色
建
築

—
中
華
門
。
加
拿
大
的
蒙
特
利
爾
，
唐
人
街
在

兩
條
馬
路
交
叉
點
的
四
方
，
就
有
三
座
中
華
門
牌
樓
，
成

為
華
埠
地
標
。
唯
獨
目
前
加
國
華
人
最
多
聚
居
的
多
倫
多

，
卻
沒
有
這
樣
標
誌
性
建
築
，
令
不
少
華
人
，
尤
其
是
老

華
僑
，
不
能
不
感
到
十
分
遺
憾
。
當
然
，
並
非
不
為
，
而

是
難
為
。
交
通
疏
導
、
市
政
建
設
規
劃
、
資
金
，
甚
至
敏

感
的
族
裔
問
題
，
都
是
建
造
中
華
門
需
要
面
對
的
困
難
。

多
倫
多
具
名
的
唐
人
街
有
兩
處
，
一
是
登
打
士
西
街

夾
士
巴
丹
拿
道
的
中
區
華
埠
，
另
是
芝
蘭
東
街
夾
百
老
匯

的
東
區
華
埠
，
以
中
區
華
埠
規
模
較
大
，
倘
能
把
中
華
門

建
在
那
裡
，
最
為
理
想
。
可
惜
此
地
交
通
十
分
繁
忙
，
多

年
來
，
每
每
提
起
，
交
通
評
估
這
一

關
都
難
通
過
。
一
九
九
八
年
，
以
東

區
唐
人
街
華
商
會
為
主
的
機
構
提
出

建
造
東
區
華
埠
中
華
門
方
案
，
得
到

各
方
比
較
積
極
回
應
。
經
過
十
年
不

斷
努
力
，
終
於
夢
想
成
真
。
二
○
○

八
年
十
月
底
，
中
華
門
正
式
破
土
開

建
，
預
計
○
九
年
六
月
竣
工
落
成
。

建
設
中
的
中
華
門
高
六
十
呎
，
寬
也
六
十
呎
，
琉
璃

瓦
頂
傳
統
中
國
式
牌
樓
風
格
。
﹁中
華
門
﹂
題
刻
牌
匾
、

一
對
漢
白
玉
石
獅
和
﹁鐵
路
華
工
﹂
、
﹁龍
鳳
呈
祥
﹂
、

﹁長
城
﹂
、
﹁熊
貓
﹂
等
石
刻
浮
雕
裝
飾
由
中
國
國
務
院

僑
辦
捐
贈
，
整
個
牌
樓
建
築
費
用
需
一
百
萬
加
幣
，
多
市

政
府
出
資
四
十
二
萬
，
其
餘
由
民
間
籌
款
得
來
。
多
倫
多

市
長
苗
大
偉
在
中
華
門
動
工
儀
式
講
話
中
，
讚
揚
華
人
對

加
拿
大
和
多
倫
多
的
貢
獻
，
指
出
建
造
中
華
門
正
是
華
人

不
懈
努
力
和
才
華
的
見
證
。
不
少
華
人
都
感
慨
地
說
，
中
華
門
的
建
造
，
匯

聚
了
各
方
力
量
，
也
得
到
加
中
政
府
的
鼎
力
支
持
，
既
彰
顯
中
華
文
化
，
也

是
加
拿
大
多
元
文
化
社
會
呈
現
的
又
一
奇
葩
。

嚴
冬
過
後
，
在
春
天
的
孕
育
下
，
夏
日
草
綠
花
紅
的
多
倫
多
將
增
添
一

個
別
具
一
格
的
新
景
點

—
拔
地
而
起
的
中
華
門
。
屆
時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我
肯
定
會
帶
他
們
到
此
遊
覽
一
番
。
其
實
，
將
來
在
此
流
連
忘
返
的
又
豈

止
是
華
人
，
相
信
各
種
不
同
膚
色
族
裔
的
人
也
樂
意
來
唐
人
街
，
一
睹
中
華

文
化
燦
爛
的
風
彩
。

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學
生獨自逃生引發網民憤怒，
並被稱為 「范跑跑」的原北
大歷史系高材生范美忠，將
正式受聘於北京某教育學校
，擔任該校文科教研室主任

和潛能開發研究院研究員，並將在中央民族大
學禮堂公講人文關懷及如何考上北大。──消
息既出，可謂 「輿情嘩然」。很多人對此感到
悲哀甚至憤怒，有人認為是那所被隱去了名稱
的學校在炒作，更有人高呼 「沒人性的范跑跑
就該沒工作」。

顯然，很多人仍然是站在道德高地上批判
范跑跑，在表達憤怒情緒的時候，都與 「素質
低劣」的范跑跑 「劃清了界限」。但是如果我
們願意真誠一點，能在想像中讓自己設身處地
於地震現場，至少有相當一部分人可能不會像
他們今天自認為的那般道德高尚。要求別人做
聖賢是簡單的，但我們自己卻可能原本也是一
個凡人。對於范跑跑在地震那一刻的逃跑表現
，說到底只是一個凡人的行為，雖然不值得提
倡，但在一個公交車讓座尚且需要頻出怪招的
國度，凡人向凡人舉起道德大棒，是不是有點
「五十步笑百步」？

范跑跑之所以引起這麼大爭論，根本原因
不在其行為，而在於他那被指 「得意洋洋」的
事後言論。人們用 「無恥」這樣的詞彙來形容
的，主要不是他的作為，而是他的言論。是的
，屈從於人性弱點之後，非但不懺悔反而要大
肆張揚並且高聲肯定，對身為凡人卻渴望出現
更多聖賢的人們來說，確有某種 「挑釁」的意
味。從意識形態高度統一的社會中走過來的人
們，或許一時之間無法適應這種高度個性化的
價值觀，於是理性辯論改為口水辱罵。

在我們的價值觀中，范跑跑無疑是一個
「異論者」。此前我以為，我們需要思考的僅

僅是：一個 「異論者」有沒有表達觀點的權利
。現在從范跑跑重新就業引起的輿論炮轟看來
，或許我們還需退一步思考：一個 「異論者」
有沒有生存的權利。出現前一個問題本已經足
夠悲哀了，出現第二個問題則簡直是一種巨大
的社會倒退，讓人再次依稀看到了當年的 「運

動遺風」。
為什麼我們會對范跑跑重新就業感到悲哀甚至憤怒，難

道范跑跑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嗎？范跑跑並未觸犯任何現行
法律，也並未被剝奪任何自由公民的權利，他只不過是表達
了一個與我們不一樣的觀點而已，重新就業難道不再正常不
過嗎？當然，范跑跑重新就業的單位是一所學校，這或許會
比較 「敏感」。但是，既然學校和范跑跑都有自主選擇的權
利，學校必然會對自己的學生負責，我們又有什麼好悲哀和
憤怒的呢？

關於范跑跑有沒有資格當老師，我認為，除非我們發明
一種神奇的機器，在挑選老師的時候能把每個人頭腦中那些
被認為是陰暗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想法都準確地辨識出來，否
則，不讓范跑跑當老師不僅毫無公平性可言，而且只能起到
一個效果，那就是：要想當老師，首先學會虛偽。我覺得，
公共話語平台上的 「異論者」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的
「異論者」都戴着一個虛偽的面具，在不為人知的背地裡將

自己那些 「異論」一一付諸實施，卻在人面前高舉討伐的旗
幟。只要在法律的許可範圍之內， 「異論者」就該獲得一個
自由生存的空間。價值體系的進步和道德水準的提高，從來
不是靠暴力打倒 「異論者」得以實現的。范跑跑能夠重新就
業並不可悲，相反卻顯示了當今社會的包容性；只能容許一
種觀點存在，即使你不同意也得虛偽點頭的，那種 「異論者
就該餓死」的社會才真正可悲。

曹
雪
松
一
九
三
一
年
進
入
﹁天
一
﹂
影
片
公
司
任

編
劇
，
編
寫
了
《
二
孤
女
》
、
《
熱
血
青
年
》
、
《
鐘

聲
響
了
》
…
…
等
劇
本
，
後
以
編
寫
《
王
先
生
的
秘
密

》
受
人
注
意
而
成
影
劇
人
。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他
早
在
江

蘇
省
立
農
業
學
校
就
讀
時
已
開
始
創
作
，
詩
、
小
說
和

劇
本
均
有
涉
獵
。
後
來
在
上
海
大
學
與
丁
丁
同
學
，
因

同
樣
愛
好
文
藝
，
經
常
走
在
一
起
，
一
九
二
五
年
還
合
編
上
海
新
群
社
的
文

藝
月
刊
《
心
群
》
。

曹
雪
松
的
創
作
不
少
，
有
《
愛
的
花
園
》
（
上
海
群
眾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二
七
）
、
《
火
榴
》
（
上
海
尚
志
書
屋
，
一
九
二
八
）
、
《
紅
橋
集
》

（
上
海
南
星
書
店
，
一
九
二
八
）
、
《
心
的
慘
泣
》
（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
《
雪
茵
情
書
》
（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
《
詩
人
的

情
書
》
（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
一
九
三
一
）
…
…
等
十
多
種
。

如
今
大
家
見
到
封
面
那
麼
漂
亮
的
《
紅
橋
集
》
，
雖
然
同
是
上
海
南
星

書
店
版
，
卻
是
一
九
三
五
年
的
再
版
，
不
知
初
版
本
是
否
也
那
麼
好
看
？

《
紅
橋
集
》
是
本
三
十
二
開
，
一
四
六
頁
的
散
文
集
，
收
《
紅
橋
》
、
《
歌

女
》
、
《
送
你
踏
上
征
途
後
》
、
《
別
上
海
》
、
《
飄
零
淚
》
…
…
等
十
一

篇
散
文
。
書
名
《
紅
橋
集
》
與
一
段
浪
漫
的
愛
情
有
關
，
曹
雪
松
與
女
友
吳

克
茵
相
戀
時
，
就
經
常
在
﹁紅
橋
﹂
上
散
步
、
纏
綿
，
這
裡
埋
下
了
他
待
萌

芽
的
愛
情
種
籽
！

在聲音中我沉醉傾聽鐘聲，已記
不清是誰這樣說過： 「在所有的聲音
中，沒有什麼比鐘聲更接近天堂」。
剛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作家遲子
建也這樣說過： 「鐘聲禪意深濃，是
一種源於生命本體的鐘聲，一種心靈

之聲。」香港歌星譚詠麟曾經回憶，有一次在旅途中被
遠遠傳來的鐘聲深深感動了，那是在歐洲的一個鄉間，
曠遠的山坡上有一小小的教堂，教堂裡發出陣陣的鐘聲
，鐘聲發出澄淨的聲音，讓他一下子就感動了，那鐘聲
就在車廂裡迴響，響在他整個長長的旅途裡，溫暖了譚
詠麟長長的旅程，這次由鐘聲相伴的旅程，似乎讓他難
以忘記，久久回味。不久，他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歌
曲《曾經》： 「曾經朝晚都相見／曾經講我的志願／幕
幕印象揭開童年／是你是我在當天……」

法國畫家米勒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傑出的以代表農民
題材而著稱的現實主義畫家。他讓我們從他的油畫中聽

到了鐘聲。那是世界聞名的傑作《晚鐘》，據說在二○
○八年五月他的《拾穗》、《晚鐘》兩幅作品首次同時
離開法國奧塞美術館到台灣展覽，台灣方面為兩幅畫投
保一億歐元的巨額保險，這幅畫現在還是價值連城，而
在當時，米勒花了好長時間才將這曠世之作賣出，賣出
的價僅僅才夠他用來作這幅畫的顏料錢。我們不會忘記
那些令人震撼的畫面：歐洲某個鄉村的田野，遙遠又空
曠，鉛雲低垂，秋風中傳來遠處教堂的鐘聲，田野上那
位年輕農婦停下手中的活計，在原地急忙站起身來祈禱
，而她的丈夫摘下帽子，虔誠有真摯的神情定格在暮色
降臨的靜謚裡，在這畫面上，我們也和那對夫婦一樣，
聽到了晚鐘的聲音，那一刻是神聖的，無論是羈旅的遊
子，還是終日辛苦的勞碌者，焦灼不安的心得到了片刻
的安謚和安慰，痛苦、屈辱、悔恨和不安都會在晚風中
隨風而去。

鐘聲在幾千年中國的歷史中也一直在悠揚， 「秋深
臨水月，夜半隔山鐘」， 「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

」……這些都是吟誦鐘聲名句，有一次旅行在外與一古
剎相遇，一幅楹聯也讓人過目不忘， 「晨鐘暮鼓驚醒名
利客，佛舍經聲度脫迷夢人」。

另有一種鐘聲，會帶你走得更遠。 「月落烏啼霜滿
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
船。」這是唐詩人張繼的鐘聲，位於蘇州楓橋的寒山寺
鐘聲，已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一首夜泊楓橋讓一個荒村
小寺成為千秋名橋，鐘聲詩韻傳千古。一時興起，筆者
也曾興致勃勃前往蘇州楓橋聽鐘聲。然而，天地逆旅，
人生如寄，早已不見徐徐落下的明月，啼叫的烏鴉，滿
天的寒霜，江邊的楓樹和點點的漁火，只見沿河兩岸鱗
次櫛比的店舖，粉牆黛瓦的民居，一派人聲鼎沸和熱鬧
，而寒山寺的鐘聲也響個不停，早就沒有了張繼鐘聲的
韻味，導遊揮着小旗，遊客趨之若鶩，張繼的鐘聲已無
可尋。恍惚之間，突然想起那次輾轉千里在深山古寺裡
傳出來的鐘聲，沉穩、雄渾、明亮，心中不禁得到一些
慰藉，心胸突然也開闊了起來。

近日讀了巴金五十多年前翻譯的一
本小冊子，是俄國作家高爾基的作品
《回憶契訶夫》。其中描述了契訶夫與
人交際時的一些趣事。

契訶夫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和戲劇家
，他的短篇小說尤其精彩。他善於從日

常生活中挖掘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以幽默的故事加以渲染
，塑造出極具時代特點的人物形象，生動表現了特定社會氛
圍中的人物個性。他的代表作《變色龍》堪稱俄國文學史上
的經典，成為見風使舵、投機鑽營者的代名詞。

高爾基這樣描寫契訶夫： 「每一個人在他的面前都會不
由自主地起一種變得更單純、更真實、更是自己的慾望，我
不此一次地在那兒看到人們怎樣地拋掉那些書本上辭句做成
的五顏六色的裝飾品，……凡是人用來裝飾自己讓自己顯得
『更重要』 的一切大吹大擂的、虛張聲勢的、外來的多餘東

西都使他感到不舒服，我並且注意到他每一次看見人這樣漂
亮地打扮起來的時候，他就想把他從這種重而無用的漂亮衣
服中解放出來，這種衣服反而損害了那個人的本來面目與他
活的靈魂。」

一次三位衣着華麗的太太來見契訶夫，和契訶夫談論起
希臘和土爾其正在進行的戰爭。

一位太太問： 「戰爭將來怎樣結束？」
契訶夫說： 「大概是和平。」
「那麼哪一方面勝利呢？」
「我以為是強的一方勝利。」
「那麼照你看來哪一方面是強的？」

「就是營養好教育高的一方面。」
「啊！多聰明！」一位太太誇張地讚美道。
「你比較喜歡哪一方啊，是希臘人還是土爾其人？」另

一位太太緊接着問。
契訶夫和藹地看了她一眼，帶着親切溫和的微笑回答道

： 「我喜歡蜜餞……你呢……你喜歡它嗎？」
於是三位太太像掉進了水滴的油鍋，熱鬧地爭相回答：

「很喜歡！」 「特別是阿布立科索店裡的。」 「那多麼香啊
！」她們即刻表現出對蜜餞有着廣博的學問和知識，她們不
用再裝着對她們從沒想過的異國的戰事的關心了。臨走的時
候太太們還快樂地說要送蜜餞給契訶夫呢。

送走了客人，契訶夫幽默地對高爾基說： 「每個人都應
該講自己的話。」

高爾基為此感歎道： 「契訶夫永遠都是他自己，他的內
心是自由的，他從來不會按照別人所期待的契訶夫而活着。
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並且設法使來見他的人也變得單純起
來。」

在翻譯了高爾基的《回憶契訶夫》後三十多年後，經歷
了 「文革」苦難歲月的磨難倖存下來的巴金，在他的《隨想
錄》中呼籲：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他
生動地為讀者描繪了一幅荒唐年代中的荒唐現象。聯繫到他
從反右以後參加的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他感歎： 「有一點
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
來自己跟着別人說，再後來自己同別人一起說。……但是一
個會接一個會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摔掉 『獨立思考』
這個包袱，才能 『輕裝前進』 ，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
改造過來了。」

巴金所經歷的那將近二十年是提倡人云亦云的年代。人
似乎都要披上一層偽裝才能生存下來，活得好一點。在這種
高壓狀態下的生存壓迫出了許多言不由衷的套話、假話。但
是巴金曾於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上海市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
代表大會上勇敢地作了《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的報告。他
直率而言：

「既然打着作家的招牌，就必須認真寫作，必須重視作
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新中國的作家更不應該有但求無過的顧
慮。……在我們新社會裡也有這樣的一種人，……他們喜歡
製造簡單的框框，也滿足於自己製造出來的這些框框，更願
意把人們都套在他們的框框裡頭。倘使有人不肯鑽進他們的
框框裡去，倘使別人的花園裡多開了幾種花，窗前樹上多有
幾聲不同的鳥叫，倘使他們聽見新鮮的歌，看到沒有見慣的
文章，他們會怒火上升，高舉棍棒，來一個迎頭痛擊。……
為什麼我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還不見花紅似海、百鳥朝凰
？為什麼在我們的報刊上許多人喜歡重複用着同樣的辭彙和
字句？」 這是禁錮之後難得的一次直率表達，可是巴金的言
論很快受到批判，揮舞 「棍棒」的就是日後成為 「四人幫」
一員的姚文元。

「文革」結束後。我曾拜訪過巴金。先父以群的冤案得
到平反，巴金在追悼會上致了悼詞。追悼會後，媽媽帶着我
和兄弟們去巴金的家裡向他道謝，我還記得那天的情形，文
學評論家孔羅蓀也在。

「謝謝您！」媽媽和巴金握手時說。

「你要保重自己，孩子們都長大了，很不容易。」巴金
看着我們。

「孩子們總算還聽話。」
「那個時候，孩子們還很小吧？」
「最大的十六歲，最小的四歲。」
「才四歲啊！」巴金痛苦地搖了搖頭。 「你那時又要工

作，怎麼帶孩子？」
「我的姨母幫我。」
「她還好嗎？」
「她還好。」
「喔，我記得追悼會的時候看見她了。」

臨近會面結束的時候，巴金的視線望着面前的地板，聲
調極其低沉地說： 「以群、蕭珊都沒有能夠活到今天，真可
惜！」巴金的夫人蕭珊在 「文革」中病逝了。

談話的氣氛是平靜的，有一半的時間由沉默佔去了。巴
金坐在茶几旁的座椅裡，沉思的目光從他的老式的眼鏡後面
望着我們。他沒有說過任何一句慷慨之詞，也沒有豪言壯語
，每一句話的結構都是那麼簡單。這也讓我看見了一個真實
的巴金。我以前也見過巴金陪外賓一起到我們家作客，那時
他有說有笑。可是 「文革」後再見到他，他愈加沉默寡言了
，我幾乎沒有從他臉上看見過笑容。冰心說過一句話， 「痛
苦的時候就是巴金快樂的時候。」這應該指的是 「文革」以
後的巴金。

斗轉星移，以思想解放為先導的改革開放運動開啟了一
個全新的時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徹底解放
了人們思想的禁錮，人開始從服裝、思想和行為上逐漸顯示
出各自的個性。個體的獨立和特色開始受到尊重和重視。社
會恢復了渴望真誠，奉獻真心的良好風氣。人性的回歸帶動
了去偽存真的說人話和說真話的風氣。

九十年代以後，當商業大潮席捲全國時，社會風尚中的
真誠相待又開始在充滿銅臭味的氛圍中變成稀缺資源。商場
上的應酬、官場上的奉承、情場上的虛偽使真實消失，個性
奄滅。純粹物戀的婚姻連性的吸引都放棄。官本位的名利追
逐使充滿個性的人完全蛻變。

魯迅在文章《立論》中曾描述了另外一種情形： 「一家
人家生了一個男孩，闔家高興透頂了。滿月的時候，抱出來
給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點好兆頭。一個說： 『這
孩子將來要發財的。』 他於是得到一番感謝。一個說： 『這
孩子將來要做官的。』 他於是收回幾句恭維。一個說： 『這
孩子將來是要死的。』 他於是得到一頓大家合力的痛打。說
要死的必然，說富貴的說謊。但說謊的得好報，說必然的遭
打。你……如果你願意既不謊人，也不遭打。那麼，你只能
說： 『啊呀！這孩子呵！您瞧！多麼……。阿唷！哈哈！
』 」

魯迅把人的語境做了睿智的放大，說恭維話的得到好報
，說不合時宜的大實話的，就成了被人痛打的。那麼人到底
應該怎麼說話呢？顯然，什麼場合說什麼話，也是世俗交往
的一種禮儀規範。所以，說話有無數不同的語境，入鄉隨俗
，尊重對方是人間交往的禮儀所在。這時候說一些客氣的話
，應景的話也不必苛求。但是要做一個真實的人，卻不能缺
少說真話，說實話，說自己想說的話的勇氣。尤其是在交友
和共事時，人們會倍加珍惜坦誠相待。中外文豪們的名言：
契訶夫的 「每個人都應該講自己的話。」巴金的 「人只有講
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是人類良知渴望真誠的一脈
相承的追求，也都應該成為我們為人處世的箴言。真誠是一
種高尚的素質，需要勇氣和執着扶持。如果一個社會氛圍不
提倡和培養這樣的素質，虛偽必將甚囂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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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叫官銜的古代文人 陳魯民

到茶樓喝早茶，麻辣毛肚是一道很常
見的滷菜。盛在竹子小蒸籠裡的肚片，被
紅油裹染得紅艷艷的，看起來非常誘人。
品茗之餘用以佐味，綿軟之中又不失韌脆
，雖非珍饈，亦為助興之佳品。

毛肚其實就是牛肚。牛是一種奇異的
草食動物，共有四個胃，毛肚乃是其中之一。但關於毛肚
的認定，各地之間也是不同，如四川一帶把牛的百葉胃叫
做毛肚。而在廣西，牛肚則被分為蜂窩肚、牛百葉、光肚
、毛肚四種，毛肚和百葉肚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部位，做法
和吃法也有很大的區別。

毛肚是冬天吃火鍋的時髦食品，將之切成薄片，灑以
薑末，再滴幾滴酒，然後用花生油醃漬，切忌放鹽。因為
鹽會把肚片中的水分逼出來，從而失去韌脆的口感。此與
電影《飲食男女》裡面提到的魚蒸熟之前不能放鹽，道理
是相通的。熬一鍋清湯作為火鍋湯底，把毛肚片放在沸湯
裡燙熟了吃。毛肚不堪久煮，火候稍過就會韌如橡皮，咬
嚼不動，故燙食的時候須用撈籬，以便掌握火候，也就是
在沸湯中略略一燙即得。此時，若取一棵大葱切碎，佐以
檸檬及醬油辣椒等味料調配成味碟，蘸就而食，味道爽脆
鮮美，臻至妙境矣。

一旦天氣回暖，吃火鍋的人沒那麼多，毛肚的價格就
會降下來，而這時候，毛肚的吃法也是不同的。把毛肚洗
淨，加八角、桂皮、茴香、草果等香料，調好鹽味，放入
高壓鍋裡燜煮，及至入味，取出切成薄片。把韮菜苔切成
寸許長的段，酸薑切得細如髮絲，另備葱白若干。鍋燒熱
之後，先把葱白炒香，然後根據各自吃辣的段位酌情添加
乾辣子，把韮菜苔、酸薑絲及毛肚片一同倒入，以猛火翻
炒，再澆上蚝油拌勻即可。由於毛肚經過高壓鍋燜煮，已
然綿軟入味，佐以清爽的韮菜苔和酸薑絲烹炒，香濃且兼
脆嫩酸辣數味，下酒就飯，無不相宜。

毛肚 青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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